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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鬼当家
□李洋江

前几天，与一帮当年同为“四农单位”子弟的发
小相聚，大家回忆起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就肆无忌
惮地打趣、调侃，话题稠得化不开。我问大家，作
为“四农单位”子弟，我们最有共性的特点是什
么？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小鬼当家。”

是的，“小鬼当家”，这是“四农单位”子弟共同
的特点。这个特点,是在大的时代背景和当年“四农
单位”这个特殊的生活环境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一
1951年初，中共宁波地委和地区行政公

署决定，在近郊的邱隘公社地域内，以石池庙
为中心划出一块约6平方千米的区域，办起了
著名的“四农单位”——宁波地区农场、农科
所、农机所和农校。“四农单位”被赋予全民事
业单位性质，拥有千余名职工，还有众多的农
技人员和在校中专学生,其使命是：农校培养
农技人员，农机所研究开发新型农业机械，农
科所培育优质的水稻良种，而农场则负责种植
这些良种，最终由地区农业主管部门向全地区
农村推广。

“四农单位”虽然地处农村，但却是个相对
封闭的小社会,内部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职工
们过的是集体生活。由于家长们都必须遵守
严格的作息纪律，因此许多家务就不得不由子
女们来承担了。久而久之，子女们就养成了从
小为父母分担家务的习惯。可以这样说，“四
农单位”的子女，个个都是做家务的好手，许多
家庭都是“小鬼当家”的。

二
我们家兄妹三个，我是老大。在我还很小

的时候，父母就教育我要力所能及地分担一些
家务。记得从8岁开始，每天早上，我比父母
还要早一步起床。一起来，就马上拎起四个热
水瓶飞跑着赶去食堂的茶水房打开水。拎回
家后，再用小木桶去食堂接来热水供全家人洗
漱。由于人小力弱，右手拎桶，须平伸左臂，斜
着右肩，右脚一拐一拐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
身体的平衡，保证桶里的热水不洒出来。放下
小木桶，忙着用铝锅盛好米第三趟赶去食堂，
淘好米，放在蒸饭台上，顺便取来头天晚上放
在那边已经蒸好的盒饭，再去打菜口排队买好
下早饭的小菜，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来。

这时父母已经给弟妹穿好衣服洗完脸了，
然后一家人赶紧吃早饭。饭后父母就去上班
了，我把弟弟和妹妹分别送进托儿所和幼儿
园，之后再回家来“打扫战场”，待一切弄妥帖
了，才背上书包跑着去上学。中午放学，先去
食堂取来早上蒸好的午饭，用菜票买好菜，一
般是三菜一汤，要保证有一只是父亲爱吃的。

最忙的是傍晚时光。放学后，先去托儿所
和幼儿园接回弟妹；之后忙着去食堂拎来热
水，给弟妹洗好澡；再去食堂取来盒饭，买好
菜。晚上的菜是一天中最丰盛的，至少有5个
菜一只汤，然后去小卖部为父亲打来一斤散装
黄酒。这一切事情，必须在父母亲下班前做
好，保证他们一回家就能吃饭，这个时候是我
们家一天中最轻松的一刻。

饭后，我拎着一篮子的碗筷，跟端着一大盆
脏衣服的母亲去家属区的河埠头洗涮。这时的
河埠头是最热闹的场所，男人们坐在岸边的石
凳上抽烟聊天纳凉，主妇们一边忙着濯洗，一边
点评谁家的孩子最懂事最能干。我往往是被夸
奖最多的那一个，心里觉得自己的辛劳付出十
分值得，这也给了父母一个让我分担更多的家
务并且在日后干脆让我直接当家的理由。

1970年3月初的一天，母亲突然跟我
说，她要和同事一起去上海接受技术培训，
半年后才能回家。她对我说，你已经十岁
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个家就要你来当
了。爸爸妈妈每月的工资全部交给你，由
你负责安排全家人的生活。你还要照顾好
弟弟妹妹，而且必须承担起所有的家务。
另外，爸妈的工资不能全花完了，每个月至
少要积攒下20元备用金。这个任务，对我
这个才十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艰巨了，
但我又不得不承担下来。

从此开始，每个月9日，我去财务科替
父母领来当月工资后（工资领来时已扣除
了房租费、电费、幼儿入托费、工会费及党
费等），就在笔记本里列出详细的支出项
目：给奶奶赡养费5元，买全家人口粮10元
（农场职工和子女都有按人头配给的定粮，
且价格十分优惠），买菜票40元（这是生活
中最大的一笔开销），给父亲买酒5元（当年
散装黄酒每斤0.16元，按每天一斤计），买
香烟6元（按每天一包价格为0.18元的香烟
计），给父亲零用钱5元，母亲给我的当家奖
励1元，积余20元。然后把这些钱装在一
个可以上锁的小铁箱内，把钥匙藏在书包
里，这才放心。

可是当家还不到20天，父亲就给我出
了一个难题。原来，没有了母亲的约束，
父亲把一个月的烟钱在20天里就花完
了。他向我要钱去买烟。我心里那个恨
啊，这不是要动用备用金了吗？可母亲一
再关照我每月必须要积攒下20元备用金
的，这个规矩不能破。但作为一个才十岁
的孩子，我也没有胆量向父亲叫板。那怎
么办？唯一的办法是先把母亲奖励给我
的1元零花钱“奉献”出去，然后再设法在
菜金上动一番脑筋，努力省出一些钱来满
足父亲的烟瘾。

接下来父亲给我出的难题还有很多。
比如他还喜欢喝酒，当时酒是按人头定量
供应的，配发给我们家的那点定量远远满

足不了父亲的需要，我只能向不会喝酒的
亲友和邻居讨要酒票。此外，我还与管小
卖部的老伯套近乎，勤快地接受他的“抲
差”，回报是他肯悄悄地买给我几斤计划外
的散装黄酒。这样，才保证了父亲每天晚
上都能喝上一斤酒。

而父亲抛给我最大的难题是他总喜欢
请客。父亲性格豪爽，交友很广，再加周边
农村有许多亲友，因此家里来客很多。客
人来了要招待，这就是笔大支出了，因此让
我伤透脑筋。但久而久之，我也总结出了
一套待客之道：先去食堂预订一两个主菜，
接着马上骑上父亲的廿八吋自行车，把右
脚伸进三角档内，使劲蹬着赶到三公里开
外的外婆家去要来一些鸡蛋，再去舅舅家
的自留地里拔一些时令蔬菜，回到家里用

“五更鸡”（宁波人的习惯叫法，即一种小的
火油炉子）烧好，客人一落座，几盆小菜就
上桌了。父亲和客人们喝着聊着，我“叨陪
末座”，随时听候父亲的差遣，为客人添酒
加菜。客人吃满意了，纷纷说，老李啊，你
生了一个好儿子。父亲的脸上乐开了花，
可我在心里叫苦不迭。

父亲每请一次客，意味着家里的支出
就多了一大截，那每个月积存20元备用金
的计划岂不就泡了汤？这无论如何是不行
的。怎么办才好？真是愁死我了！唉，这
时候才真正理解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句
话。想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这么
办：一是尽量削减菜金支出，填补亏空，但也
不能削减得太厉害了，否则会引起弟妹的抗
议和父亲的责骂；二是多去外婆家和奶奶家

“打秋风”；三是用课余时间大搞副业：钓鱼
钓虾摸螺蛳，挖荠菜马兰嫩草籽，这样既可
以让父亲和弟妹吃到新鲜的，又可以节省一
些菜金；四是请亲戚教我学会土法酿酒的
技术，以减少父亲每月买酒的支出。就这
样，用拆东墙补西墙和厉行节约的办法，千
方百计地维持着家庭的收支平衡，还尽可
能让家里人的生活质量不下降。

半年后，母亲培训回来，发现家里生
活被我安排得妥妥帖帖的，弟妹们也似乎
长大一些了，一切都比她料想的好。当我
打开小铁箱，把半年积攒下来的120元备
用金如数交到她手中时，她的眼睛湿润
了，毫不犹豫地抽出10元钱递给我，算是
对我辛苦当家的奖励。我拿过钱，跑出家
门，躲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释
放了这当家半年来所承受的压力。

鉴于我这半年来当家的出色表现，母
亲索性让我继续做“家长”当家下去。随
着当家经验的积累，我处理一应事务就显
得驾轻就熟。尤其是当我年满16岁正式
参加工作后，家里多了一份工资收入，经
济压力大为减轻，我当起家来更加得心应

手了。就这样，直到我20岁参军离家，才
把“家长”一职重新交还给母亲。屈指一
算，当家时间竟长达十年。

现在回想起来，“小鬼当家”的经历，对
我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它培养了我做人
的责任感和做事的计划性；培养了我吃苦
耐劳的品性和处理各种事务、解决各种困
难的能力；让我懂得做事必须学会统筹，要
有大局观的道理；也让我从小就洞悉人性，
学会了待人接物和与人相处的本领，使我
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面对任何逆境，都
能从容面对，坦然淡定。因此我很感谢我
的父母亲，他们给了我这样的一个锻炼成
长的机会。不，应该说是他们给了我一笔
宝贵的人生财富，让我终身受用。

三

四


